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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我
第
一
次
聽
到
﹁
藝
術
治
療
﹂
四

個
字
時
，
心
弦
震
動
，
不
禁
問
：
藝
術

也
可
以
用
於
治
療
嗎
？
充
滿
好
奇
。
不

久
見
到
有
這
類
課
程
，
不
多
思
索
，
便

報
讀
了
。

我
是
從
踏
進
課
室
開
始
去
認
知
這
門
學
問
，

從
老
師
的
每
一
句
說
話
，
以
及
要
求
的
工
作
中

去
一
步
步
了
解
這
是
甚
麼
一
回
事
。
老
師
是
藝

術
治
療
師
，
要
求
學
生
做
許
多
繪
圖
，
應
該
說

是
塗
鴉
，
因
為
不
求
畫
功
，
只
求
表
達
內
心
的

意
念
，
然
後
解
釋
圖
象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

一
堂
兩
堂
，
多
幅
繪
圖
之
後
，
我
發
覺
自
己

被
揭
底
了
，
塗
鴉
開
始
觸
及
內
心
深
處
，
令
自

己
進
入
反
思
。

由
於
此
課
程
有
一
師
生
畫
展
，
我
連
日
來
不

斷
構
思
一
些
代
表
積
極
、
帶
出
正
能
量
的
畫

面
。
一
個
周
末
的
晚
上
，
我
在
家
裡
畫
了
一
幅

很
多
很
多
天
燈
在
黑
夜
的
天
空
中
飄
升
，
黑
夜
是
代
表
人

的
內
心
深
處
、
神
秘
、
畏
縮
、
惶
恐
與
不
安
的
情
緒
；
而

天
燈
則
表
示
光
明
、
期
望
和
內
心
的
秘
密
。
黑
夜
中
天
燈

徐
徐
升
空
，
暗
示
把
內
心
的
不
安
解
脫
了
。

由
於
老
師
一
再
強
調
圖
畫
只
需
表
達
個
人
的
意
念
，
不

計
較
美
與
不
美
，
毌
須
理
會
畫
工
。
我
很
快
便
完
成
了
，

看

黑
顏
色
上
的
大
大
細
細
橙
黃
點
，
想

那
句
：
﹁
不

理
好
醜
與
技
術
﹂，
內
心
竟
然
有
無
限
的
快
樂
。
因
為
我

毌
須
計
較
天
燈
是
否
夠
像
、
夠
立
體
，
我
的
壓
力
完
全
釋

放
了
。

這
時
我
意
識
到
是
自
己
接
受
了
藝
術
治
療
！
回
想
早
前

在
學
習
繪
畫
的
路
上
遭
遇
挫
敗
，
一
時
陷
入
迷
失
之
中
，

不
斷
在
摸
索
。
這
種
自
由
自
在
隨
心
所
欲
的
塗
鴉
，
就
像

小
孩
拿

顏
色
筆
胡
亂
塗
，
讓
我
擺
脫
了
技
術
與
評
審
的

桎
梏
，
得
到
了
創
作
的
自
由
，
所
以
我
感
到
快
樂
。
不
安

就
像
跟
天
燈
隨
風
升
到
宇
宙
去
，
在
我
眼
中
只
留
下
一
盞

盞
天
燈
的
光
芒
！

成
年
人
有
太
多
的
規
條
與
要
求
約
束

，
或
許
要
找
機

會
回
復
小
孩
的
心
態
，
自
由
地
塗
鴉
，
以
釋
放
自
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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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曉
鏵

藝術治療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廣
州
來
客
垂
詢
，
問
及
字
書
詞
典
裡
面

所
列
的
﹁
反
切
﹂，
對
學
習
廣
府
話
的
用
處

有
多
大
。

先
談
結
論
。
學
習
母
語
無
需
反
切
。
現

時
香
港
有
些
語
文
教
師
半
逼
半
騙
中
學

生
、
小
學
生
學
反
切
，
實
是
消
耗
其
青
春
、
浪
費

其
生
命
。

今
天
一
般
工
具
書
記
載
的
反
切
，
主
要
以
宋
代

重
修
的
︽
廣
韻
︾
為
據
。
其
實
際
用
處
，
是
給
中

等
程
度
以
上
的
人
研
究
不
同
時
代
漢
語
語
音
演

變
，
以
至
考
證
一
些
廣
府
話
︵
或
其
他
方
言
︶
口

語
詞
的
本
字
，
這
樣
才
有
重
大
的
參
考
價
值
。
每

一
本
用
傳
統
方
法
編
的
詞
書
，
第
一
個
字
必
是

﹁
一
﹂，
其
反
切
是
﹁
於
悉
切
﹂，
按
這
個
中
古
時

代
的
反
切
來
導
出
今
天
廣
府
話
的
實
際
讀
音
，
就

只
能
讀
﹁
一
﹂
如
﹁
益
﹂。
可
以
嗎
？
足
見
﹁
借

反
切
學
廣
府
話
﹂
是
何
等
荒
謬
。

古
代
沒
有
錄
音
設
備
，
教
授
和
學
習
口
語
，
唯
憑
口
耳
相

傳
。
用
文
字
記
錄
則
靠
直
音
法
，
即
是
找
一
個
讀
音
完
全
相

同
的
字
來
標
記
。
問
題
是
同
音
字
可
能
不
存
在
，
用
冷
僻
字

來
記
常
用
字
的
讀
音
亦
未
必
方
便
，
用
音
近
字
更
是
引
致
誤

讀
的
根
源
。
需
知
字
音
常
變
。
例
如
常
用
字
﹁
紅
﹂
和

﹁
江
﹂，
︽
說
文
解
字
︾
都
說
﹁
工
聲
﹂。
但
今
天
﹁
紅
﹂
與

﹁
工
﹂
押
﹁
農
工
韻
﹂︵
平
水
韻
屬
一
東
︶，
﹁
江
﹂
押
﹁
康

莊
韻
﹂︵
平
水
韻
屬
三
江
︶。

後
來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
前
賢
借
助
梵
文
這
個
拼
音
文
字
的

特
點
，
發
明
用
反
切
法
來
記
錄
漢
字
的
讀
音
。
辦
法
是
用
甲

乙
兩
字
來
幫
助
記
錄
丙
字
的
讀
音
，
當
中
甲
乙
兩
字
最
好
選

常
用
字
。
例
如
﹁
東
﹂
字
是
﹁
德
紅
切
﹂，
你
掌
握
了
反
切

的
方
法
，
知
道
德
和
紅
兩
字
的
讀
音
，
就
能
導
出
東
字
的
正

確
讀
音
。
反
切
法
的
毛
病
是
當
甲
乙
丙
三
字
之
中
，
任
何
一

個
字
的
字
音
有
變
，
這
個
反
切
的
記
錄
就
失
效
。

今
天
中
國
數
以
億
計
的
小
孩
學
普
通
話
時
要
不
要
先
學
反

切
？
事
實
上
大
家
都
用
漢
語
拼
音
方
案
，
這
個
借
用
英
文
字

母
的
記
音
辦
法
，
效
率
比
反
切
高
得
太
多
了
。
既
然
學
普
通

話
不
必
用
反
切
，
為
何
學
廣
府
話
要
用
？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初
學
數
一
、
二
、
三
、
四
，
或
者
呼
爹
喚

媽
，
不
管
你
老
家
何
地
，
用
何
方
言
，
不
都
是
由
父
母
、
長

輩
或
兄
姊
反
覆
講
，
你
不
斷
聽
麼
？
何
勞
拼
音
符
號
、
何
需

反
切
？
二
十
一
世
紀
錄
音
設
備
普
及
，
學
生
可
以
多
次
重
複

聆
聽
標
準
的
讀
音
，
聽
得
多
就
能
靠
耳
朵
分
辨
。
最
重
要
是

有
廣
府
話
嫻
熟
的
﹁
老
師
﹂
指
導
，
例
如
有
些
小
孩
會
將

﹁
自
己
﹂
錯
讀
﹁
忌
己
﹂，
家
長
都
有
能
力
即
時
糾
正
。

中
文
大
學
張
雙
慶
教
授
致
力
研
究
粵
方
言
，
是
我
們
作
家

協
會
的
前
輩
，
他
說
﹁
人
人
都
識
的
字
不
用
查
字
典
﹂。
比

如
說
﹁
智
慧
﹂
讀
如
﹁
志
畏
﹂，
不
可
讀
如
﹁
志
胃
﹂，
還
用

查
字
典
、
論
反
切
嗎
？
當
然
，
若
要
數
以
萬
計
的
香
港
學
生

都
學
反
切
，
倒
可
以
為
教
育
界
創
造
新
職
位
。

最
後
，
來
個
答
非
所
問
。

要
學
好
廣
府
話
，
可
以
按
雅
俗
來
分
。
想
學
偏
雅
的
﹁
骨

子
﹂
談
吐
，
要
多
親
近
有
學
識
、
有
教
養
的
粵
籍
長
者
；
想

學
偏
俗
的
﹁
佻
皮
﹂
用
語
，
則
要
多
接
觸
不
同
階
層
，
五
湖

四
海
、
三
教
九
流
都
不
必
迴
避
。

答客問反切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老
饕
皆
知
，
中
國
菜
分
京
川
揚
粵
四
大

菜
，
揚
菜
即
是
淮
揚
幫
，
今
日
聞
名
全
國

之
﹁
滬
菜
﹂
之
前
身
，
上
海
菜
之
祖
師
爺

也
。
六
十
年
代
上
海
著
名
錦
江
飯
店
六
大

名
廚
來
港
表
演
，
當
時
在
港
之
滬
派
才
子

蕭
思
樓
︵
過
來
人
︶
和
阿
杜
老
友
，
推
薦
在
下

和
他
們
認
識
，
蕭
老
師
和
這
六
大
名
廚
均
好

友
，
他
私
下
語
阿
杜
說
：
六
位
都
是
原
籍
揚
州

人
，
而
當
時
在
香
港
的
所
有
出
名
上
海
菜
館
，

如
﹁
四
、
五
、
六
﹂、
﹁
喬
家
柵
﹂、
﹁
雪
園
﹂

等
之
大
廚
也
全
部
是
揚
幫
人
，
而
至
今
仍
是
香

港
滬
菜
泰
斗
名
店
之
﹁
雪
園
﹂
其
創
店
大
廚
，

昔
日
便
是
揚
長
安
，
開
宗
明
義
是
揚
州
傳
人

也
。﹁

二
十
四
橋
明
月
夜
，
玉
人
何
處
教
吹
簫
﹂

之
揚
州
，
昔
日
是
江
浙
長
江
下
游
之
首
府
，
而
前
江
澤
民

主
席
便
是
揚
州
人
，
其
影
響
力
至
今
仍
勁
，
甚
至
傳
影
響

至
今
日
香
港
選
新
特
首
，
可
見
今
日
﹁
上
海
菜
﹂
改
回
稱

﹁
淮
揚
菜
﹂
也
差
不
多
，
而
當
年
全
國
聞
名
的
﹁
三
把

刀
﹂，
除
了
廚
師
刀
，
還
有
剪
髮
刀
和
裁
縫
刀
也
是
以
揚
幫

為
祖
師
，
今
日
一
切
以
上
海
為
尊
，
而
冷
落
了
揚
州
，
實

有
點
不
公
允
。

早
年
阿
杜
旅
行
及
小
住
上
海
，
對
當
地
尊
尚
蘇
杭
寧
波

而
低
視
了
揚
州
，
口
口
聲
聲
說
他
們
﹁
江
北
人
﹂，
語
調
總

帶
不
敬
，
實
在
頗
不
以
為
然
，
歷
史
上
揚
州
江
淮
是
重

鎮
，
怪
只
怪
朱
元
璋
立
明
朝
把
首
都
定
在
南
京
，
把
國
家

重
心
一
扯
就
扯
向
了
長
江
河
口
，
因
此
古
之
愛
國
佳
人
秦

淮
八
艷
全
部
都
轉
籍
向
南
，
李
香
君
、
董
小
宛
、
陳
圓

圓
、
梁
紅
玉
、
柳
如
是
、
顧
橫
波
等
都
成
了
南
京
烈
女
，

實
際
她
們
數
位
都
是
揚
州
美
人
。

如
果
要
分
得
精
細
，
﹁
上
海
菜
﹂
可
分
為
川
揚
幫
和
蘇

揚
幫
，
川
揚
幫
近
北
方
和
川
菜
較
重
口
︵
鹹
︶
和
辣
，
蘇

揚
幫
則
口
味
近
蘇
州
無
錫
，
落
糖
較
重
，
例
如
著
名
前
菜

﹁
無
錫
肉
骨
頭
﹂，
根
本
是
甜
味
肉
排
，
正
宗
廣
府
人
對
這

些
飯
桌
上
的
﹁
甜
菜
﹂
不
太
捧
場
。

傳
統
菜
中
川
菜
之
麻
辣
、
粵
菜
之
清
淡
鮮
一
向
比
較
統

一
，
不
會
朝
秦
暮
楚
，
說
起
來
廣
東
人
不
能
吃
辣
，
上
海

人
也
多
見
辣
便
怕
，
但
港
粵
滬
之
南
北
方
如
京
川
及
南
洋

泰
越
等
均
嗜
辣
之
地
，
我
們
夾
在
當
中
可
說
是
﹁
矯
口
拗

味
﹂
之
特
種
華
裔
了
。

矯口拗味
阿　杜

杜亦
有道

電
影
︽
苦
海
孤
雛
︾︵O

liver
T
w
ist

︶

裡
，
蒼
白
瘦
弱
的
九
歲
童
星
麥
里
斯
德
扮
演

孤
兒
奧
利
弗
，
他
捧

湯
盆
向
濟
貧
院
的
廚

房
主
管
討
飯
：
﹁
對
不
起
，
先
生
，
我
還
要

一
點
。
﹂
結
果
惹
來
一
場
毒
打
。
這
一
幕
，

觀
眾
傷
透
了
心
。

︽
苦
︾
是
英
國
小
說
家
狄
更
斯
代
表
作
之
一
。

今
年
是
狄
更
斯
誕
生
二
百
周
年
，
世
界
各
地
舉
辦

紀
念
活
動
；
他
的
︽
雙
城
記
︾
電
影
將
在
中
國
各

城
市
陸
續
上
映
。
早
在
一
九
零
七
年
，
翻
譯
家
林

紓
首
次
將
狄
更
斯
的
作
品
譯
介
到
中
國
，
從
此
歷

久
不
衰
。

狄
更
斯
擅
長
描
寫
社
會
低
層
人
物
的
悲
慘
生

活
，
他
筆
下
的
苦
海
孤
兒
由
濟
貧
院
逃
出
來
後
，

流
落
倫
敦
街
頭
，
誤
陷
賊
窟
。
書
中
所
涉
及
的
倫

敦
街
道
，
正
是
狄
更
斯
的
童
年
回
憶
，
也
是
我
在

倫
敦
蘇
豪
區
︵
唐
人
街
︶
工
作
的
十
多
年
間
，
上

下
班
必
經
之
處
。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狄
更
斯
時
代
，
蘇
豪
區
陋
巷
密
如
蛛
網
，

龍
蛇
混
雜
，
移
民
聚
居
，
紅
燈
區
滿
布
。
這
些
街
頭
巷
尾
，

激
發
了
狄
更
斯
的
創
作
靈
感
。

今
天
的
蘇
豪
區
寧
靜
祥
和
。
蘇
豪
廣
場
東
面
天
主
教
堂
地

下
室
，
我
們
經
常
去
那
裡
學
瑜
伽
。
狄
更
斯
年
代
，
教
堂
原

址
是
妓
館
。
沿
廣
場
向
南
走
的
﹁
甸
街
﹂
藝
廊
，
曾
展
覽
曲

磊
磊
︵︽
林
海
雪
原
︾
作
者
曲
波
之
子
︶
的
﹁
傑
作
﹂
；
他
利

用
血
淋
淋
的
女
人
衛
生
巾
，
顯
示
中
國
﹁
文
革
﹂
藝
術
，
引

起
傳
媒
廣
泛
報
道
。
蘇
豪
街
市
的
水
果
額
外
便
宜
，
下
班
經

過
總
買
上
一
大
袋
回
家
。
狄
更
斯
時
代
，
街
市
專
售
來
路
不

明
的
賊
贓
。

街
市
樓
上
依
然
有
﹁
一
樓
一
鳳
﹂，
窗
台
擺

迎
客
紅
燈
，

嬌
艷
神
秘
。
樓
下
偶
爾
有
人
拉
客
﹁
偷
窺
﹂
；
僅
花
一
英

鎊
，
將
眼
貼
近
屋
門
小
黑
洞
口
，
看
到
穿
性
感
內
衣
的
胖

婦
，
無
精
打
彩
地
扭
腰
。

狄
更
斯
成
為
內
地
傳
媒
近
期
熱
門
報
道
專
題
，
三
聯
︽
生

活
周
刊
︾
更
派
記
者
赴
倫
敦
﹁
尋
找
狄
更
斯
﹂。
可
惜
，
記
者

將
狄
更
斯
寫
為
﹁
偉
大
的
物
理
學
家
﹂
；
將
倫
敦
今
夏
舉
辦

的
奧
運
會
寫
成
﹁
世
博
會
﹂，
文
章
不
堪
入
目
。

狄更斯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人
生
在
世
，
最
緊
要
的
是

活
得
開
心
，
事
事
順
意
，
心

想
事
成
。
小
時
候
，
最
盼
望

的
是
放
假
，
不
用
上
學
可
以

去
玩
；
長
大
了
，
就
同
一
班

打
工
一
族
，
開
心
的
日
子
是
有
薪

假
期
，
計
劃
外
遊
﹁

氣
﹂
紓

緩
壓
力
。
今
年
四
月
初
，
連

﹁
清
明
﹂
與
﹁
復
活
﹂
兩
大
節

日
，
中
間
有
一
天
要
上
班
，
若
老

闆
方
便
的
話
准
你
請
假
一
天
，
如

此
加
起
來
便
有
六
天
假
期
，
外
遊

的
地
方
可
多

哩
。

春
遊
百
花
開
，
春
風
迎
面
來
；

春
遊
百
花
香
，
香
味
撲
鼻
來
。
此

時
此
刻
，
正
是
櫻
花
盛
開
的
季

節
。
那
些
年
，
獨
自
到
日
本
賞

櫻
，
東
京
皇
宮
側
花
園
，
奈
良
櫻

花
亂
舞
，
至
今
記
憶
猶
新
。
也
曾

到
過
台
灣
，
乘
坐
小
火
車
攀
上
阿
里
山
，
沿

途
所
見
櫻
花
與
日
本
的
可
媲
美
，
還
可
以
在

夜
半
三
時
起
床
摸
黑
去
看
從
雲
海
冒
出
的
太

陽
，
美
極
。
近
年
來
，
聽
友
人
介
紹
，
其
實

在
神
州
大
地
也
有
多
處
可
賞
櫻
花
，
遠
在
北

京
、
杭
州
，
近
在
廣
州
五
羊
城
，
盛
開
櫻
花

可
不
賴
。
祖
國
河
山
之
大
之
美
，
值
得
遊
客

觀
光
之
地
可
真
不
少
。
有
天
府
之
國
之
稱
的

四
川
，
可
別
被
年
前
地
震
災
情
震
撼
，
悲
情

影
響
觀
感
。
其
實
，
若
然
有
時
間
的
話
，
倒

不
妨
計
劃
去
四
川
一
遊
。
十
年
前
曾
到
過
有

世
界
自
然
和
文
化
雙
遺
產
之
稱
的
﹁
都
江

堰
﹂，
這
偉
大
的
水
利
工
程
彰
顯
中
國
古
文
明

水
利
工
程
智
慧
。
清
明
節
若
配
合
時
間
可
體

驗
當
地
都
江
堰
﹁
清
明
放
水
節
﹂，
充
滿
民
俗

風
情
的
表
演
在
潺
潺
流
水
之
間
，
﹁
天
人
合

一
﹂
之
印
證
，
好
極
！
我
曾
到
訪
四
川
多

次
，
遺
憾
未
選
上
在
清
明
節
，
錯
過
﹁
放
水

節
﹂
盛
典
。
上
月
在
香
港
亞
洲
電
視
的
﹁
感

動
香
港
﹂
啟
動
禮
上
，
遇
到
﹁
十
大
感
動
人

物
﹂
高
永
文
醫
生
，
這
位
傑
出
義
工
，
離
開

政
府
醫
療
官
員
職
務
後
，
初
時
往
廣
州
等
地

方
行
醫
，
聽
永
文
醫
生
說
，
現
今
幾
乎
當
了

專
職
義
工
，
長
期
往
四
川
幫
助
當
年
地
震
受

難
城
市
復
建
以
及
災
民
康
復
。
永
文
醫
生
娓

娓
道
來
，
彷
彿
在
講
述
別
人
的
故
事
。

清明遊
思　旋

思旋
天地

唐
朝
詩
聖
杜
甫
最
近
穿
越
成
了
網
絡
紅
人
。
由
於

某
位
在
課
堂
上
窮
極
無
聊
的
學
生
信
手
把
語
文
課
本

上
的
杜
甫
插
圖
繼
續
塗
鴉
了
一
番
又
傳
上
微
博
，
從

而
引
發
出
一
場
以
﹁
杜
甫
很
忙
﹂
為
主
題
的
惡
搞

潮
。
各
路
民
間
高
手
紛
紛
獻
藝
，
幫
杜
甫
﹁
補
充
﹂

了
﹁
下
半
身
﹂
，
於
是
，
大
家
看
到
了
﹁
拿
機
槍
的
杜

甫
﹂、
﹁
騎
白
馬
的
杜
甫
﹂、
﹁
開
飛
機
的
杜
甫
﹂、
以
及

﹁
賣
西
瓜
的
杜
甫
﹂⋯

⋯

總
之
，
杜
甫
他
老
人
家
奮
戰
在
各

行
各
業
，
比
牛
仔
還
忙
。

除
了
不
斷
變
化
造
型
出
現
在
語
文
課
本
上
外
，
杜
甫
甚

至
帶
動
了
相
關
產
品
的
研
發
。
如
今
淘
寶
網
上
已
經
第
一

時
間
出
現
了
以
﹁
杜
甫
很
忙
﹂
為
主
題
的T

-shirt

，
老
闆
更

表
示
可
以
﹁
量
身
定
做
﹂
選
擇
惡
搞
圖
，
其
網
店
的
產
品

介
紹
欄
赫
然
寫

﹁
各
式
杜
甫
﹂，
說
明
並
題
為
﹁
那
些
年

我
們
一
起
追
過
的
杜
甫
﹂。
除
此
之
外
，
刊
登
有
杜
甫
原
圖

的
高
中
語
文
課
本
必
修
三
如
今
成
了
緊
俏
商
品
，
有
網
友
一
次
性
購
買

了
二
十
四
本
，
連
老
闆
都
有
些
﹁
看
不
過
去
了
﹂。

在
這
一
輪
杜
甫
很
忙
的
狂
歡
中
，
一
眾
網
友
歡
樂
得
不
得
了
，
而
一

群
保
守
派
卻
氣
歪
了
鼻
子
。
其
中
，
河
南
省
詩
歌
協
會
會
長
馬
新
朝
高

聲
發
表
聲
明
，
認
為
惡
搞
杜
甫
﹁
不
能
沒
有
民
族
底
線
﹂。
成
都
杜
甫

草
堂
博
物
館
的
微
博
上
借
唐
代
大
家
韓
愈
的
﹁
李
杜
文
章
在
，
光
焰
萬

丈
長
。
不
知
群
兒
愚
，
那
用
故
謗
傷
。
﹂
一
詩
諷
刺
惡
搞
者
沒
文
化
。

還
有
持
類
似
觀
點
的
網
友
認
為
，
惡
搞
詩
聖
是
對
文
化
的
褻
瀆
，
爭
買

課
本
只
是
為
了
塗
鴉
，
﹁
無
論
如
何
都
令
人
遺
憾
﹂。

不
過
，
更
多
的
人
都
是
站
在
開
明
派
一
邊
，
認
為
這
一
場
年
輕
人
的

玩
笑
之
舉
被
上
綱
上
線
實
在
沒
有
必
要
。
著
名
詩
人
趙
麗
宏
就
認
為
，

學
生
塗
鴉
是
出
於
遊
戲
心
態
，
﹁
沒
有
很
多
惡
意
，
應
該
不
是
為
了
侮

辱
杜
甫
，
因
此
公
眾
也
不
必
反
應
過
激
﹂。
而
不
少
網
友
更
認
為
，
國

人
一
向
缺
乏
想
像
力
，
那
些
塗
鴉
中
的
創
意
才
是
最
值
得
珍
惜
的
財

富
。
有
商
業
網
站
發
起
投
票
，
顯
示71%

的
網
友
認
為
塗
鴉
杜
甫
﹁
不

影
響
人
們
對
杜
甫
的
崇
敬
﹂，
只
有20.9%

的
網
友
認
為
﹁
不
應
該
，

是
對
傳
統
文
化
的
淡
漠
與
不
尊
重
﹂。

在
這
件
事
上
，
小
狸
堅
決
地
投
開
明
派
一
票
。
其
實
，
與
讓
杜
甫
端

起
機
槍
的
離
經
叛
道
相

比
，
成
年
人
禁
錮
成
就

的
思
想
更
讓
人
擔
憂
。

而
最
關
鍵
的
，
尊
重
是

放
在
心
裡
的
，
不
是
掛

在
嘴
上
，
更
不
是
畫
在

書
上
的
。
這
就
好
比
美

國
國
旗
可
以
被
隨
便
地

印
在
底
褲
和
拖
鞋
上
，

但
美
國
人
的
愛
國
心
卻

並
沒
有
因
此
而
被
蹂
躪

在
屁
股
和
腳
下
一
樣
。

杜甫很忙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多年前在工廠見習時，我的師傅曾不斷想像退
休後的快樂時光，彷彿無需勞作的他將進入天堂
般的美境。然而，退休數月後，自願回來的他卻
彷彿蒼老了十歲。到了他原先上班的地方，老師
傅立刻重操舊業，臉上露出了我們熟悉的微笑。
事實上，這位師傅是一群人的代表，是我們通

常所說的「典型」。隨 平均年齡的增加，許多退
休者尚處於精力旺盛的中年階段。為了打發退休
後的時光，他們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甚至做出
擾民之舉（如在小區中放聲高歌、跳舞、打麻
將）。即便如此，許多人還是難以釋放多餘的生命
能量，感到失落和沮喪。在我目前居住的小區，
一位50多歲的中年婦女經常對鄰居訴苦：「早早
就讓人家退休，搞得我沒事做！」每當被看作老
人時，她都要自嘲一番。顯然，對於她來說，能
夠工作的生活才談得上幸福。
這個現象推動我反思當下流行的老齡化話題，

發現其中存在明顯的邏輯漏洞：擔憂老齡化者總
是將某些人當作純粹的消費者（如果不用「負擔」
這個難聽的詞），但大多數所謂的老年人還具有很
強的工作能力—他們像我的那位師傅一樣，不但
精力旺盛，而且渴望工作。這些人之所以被迫退
休，是因為大量年輕人需要就業。他們倘若不
走，職位就空不下來。這是後浪代替前浪的遊
戲，其存在本身就敞開了一個事實：中國的勞動
力依然過剩。可是，擔憂老齡化危機者預設的前
提卻是：隨 平均年齡的增加，勞動力將出現極
度短缺，「人口紅利」將終結，年輕人將被迫養
活更多的老者。這無疑與我們提到的事實矛盾。
老年人不是固定的群體，而是變化 的社會力

量。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有關老的標準就有50
（《論語·季氏》）、56（《資治通鑒．漢記一》）、60
（《資治通鑒．陳紀十》）、70（孔子就持此論）等
多種。其中，「七十曰老」是最常見的說法。有
意思的是，現在國人普遍以60歲為老的標準。也
就是說，較之古代的常規尺度，國人「老」的時
間提前了10年。事實上，「七十曰老」的思路反
倒更接近當下國際上的年齡觀。現在，國際上通
常稱67歲以上者為老年人。可以預見，相關標準
很有可能還將變化，現在的老年人或許就是未來
的中年人。隨 健康水平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
人們能參與工作的年齡段越來越大。據統計，目
前經合組織（OECD）的平均法定退休年齡是64
歲。考慮到許多人退休後願意繼續從工作中獲得
樂趣，個體實際上可以工作的時間更多。在英國
做訪問學者時，我曾在圖書館裡見到70歲以上的
工作人員，所乘坐的旅遊大巴則由一位65歲以上
的男性駕駛。此類情況在經濟發達國家極為常
見。由於年長者普遍參加工作，年齡結構的變化
並未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日本2006年65歲
以上的老齡人口為2660萬，屬於世界排名第一的
老齡化國家，可是日本的經濟仍然極為發達。顯
然，我們擔憂的老齡化危機並未在日本出現。事
實上，發達國家普遍將老齡化當作歷史進步來慶
祝，認為它反映了生活質量的明顯提高。從各種
角度看，將老年人視為負擔，無疑是過時之論。
在經濟困窘的原始社會中，遺棄沒有工作能力

的老人曾是十分流行的傳統。正是為了矯正這種
殘酷的習俗，倡導仁政的儒家大哲才提倡敬老的
文明法則。即便如此，「扶老攜幼」、「憐貧恤

老」、「安老懷少」之類行為強調的依然是老人的
弱勢地位。甲骨文中的「老」字就像一個人頭髮
散亂、手拄枴杖的樣子，象徵人進入衰弱之態。
顯然，對於尚能工作的當代年長者來說，這種傳
統觀念已經不適用。譬如，「養吾老及人之老」
本是個美德，但還可以創造社會財富的他們顯然
並非單純是「養」的對象。過於強調年齡差距並
非總是意味 尊敬，相反，它有時是歧視的一種
手段。許多受制於傳統觀念者將
人劃分為「老」或「不老」兩
種，實際上是想建立「貴壯賤老」
的等級制：年輕人高於老年人，
應該享有更多的機會和資源。如
果實際「老年人」的行為不符合
這個秩序，歧視之劍就會落在老
年人身上（網絡上流行許多涉及
年齡歧視的話語就是證明）。正
是為了遏制年齡歧視，美國於
1967年出台了《反就業年齡歧視
法》。歐盟也於近年通過類似法
案。根據這些法案中的具體規
定，招聘廣告中出現年齡限制的
字眼屬於違法行為。這既表明社
會道德的進步，又反映了工作機
會和社會資源的緊張，更說明
「老齡化危機」的前提只存在於
想像中。真正的危機不是平均年
齡的增加，而是觀念和體制的落
後。
在許多擔憂「老齡化危機」的

人眼裡，「白髮蒼蒼，搖籃空空」是個可怕的徵
兆，但實際情況恐怕恰好相反。2011年7月，世界
人口達到70億之多，我們這個星球已經人滿為
患，脆弱的生態體系越來越難以承受人口的迅速
增長。如果繼續追求高出生率，地球上的生命將
會承受更多的苦難，末日論很可能不僅僅是傳
說。在這種情況下，渲染人口危機無疑極為荒
唐。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的生存環
境早就高度惡化，不能再追求所謂的「人口紅
利」。國人應該改變年齡觀念，尊重年長者工作的
權利，創造各盡所能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制度），
以更富建設性的姿態迎接年齡結構的改變。當我
們如此行動時，受益的將不僅是中國。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國人需要告別過時的年齡觀

■杜甫最近忙 cosplay各種造型。

網上圖片

■尊重年長者工作的權利。 網上圖片


